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30 期

110 年 9 月  頁 467 ～ 500 467

萬物有靈亦有情： 
論遲子建 1980 年代的抒情小說 1

李雲飛
2

摘要：抒情小說的創作在 1980 年代的中國文學界蔚為大觀，遲子建

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她的小說文體呈現出強烈的散文化風格，注

重主體情感的抒發，專注於對日常生活的書寫。她認為小說就是日

常化的生活，要從日常生活中挖掘詩意和溫情，以此對抗和消解其

中的悲苦。在當時的眾多抒情小說中，使遲子建獨具風格的是她筆

下具有神性的自然和極地生活，此處的自然是自有其呼吸和生命、

充滿靈性、自為的、甚至超驗的所在，她嚮往的是「天人合一」

的境界，這使其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體現出生態思想的核心精

神 —— 生態整體主義。

關鍵詞：遲子建、抒情小說、1980 年代、生態整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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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 Animism  

in Chi Zi-Jian’s Lyrical Fictions in the 1980s3

Li, Yun-fei4

Abstract: The surge of lyrical fictions was a typical literary phenome-

non in the 1980s, and Chi Zi-Jian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Her fictions show a strong prose style,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s emotions and focus on the writing of daily life. In her opin-

ion, fictions are all about everyday life. She discovers poetic quality and 

warmth in daily life to dissolve the misery. Among all the lyrical fictions 

in the 1980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 in Chi Zi-Jian’s fic-

tions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vine nature and life in polar region. The 

nature there is not just the background of life. To the contrary, it has its 

own spiritual, productive, and even transcendent life. In her writing, Chi 

pursues th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This results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anthropocentrism, which reflects the core spirit of eco-

logical thoughts-ecological h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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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新時期」，文學在經歷了「前

三十年」的「一體化」
5
之後，逐漸形成眾聲喧嘩的格局。其中，抒

情小說的大量湧現是文學繁榮的重要表徵，
6
汪曾祺、林斤瀾、王蒙、

張潔、張承志、賈平凹、張煒、史鐵生、何立偉、蘇童、遲子建等

不同世代的、具有不同知識結構和成長背景的作家，在 1980 年代

都創作了大量風格各異的抒情小說。

從文類的角度看，「抒情小說」是一種融合了抒情詩特性的特

殊小說類型。厄爾 ‧ 邁納（Earl Miner）曾對抒情詩和敘事文學做

了如下區分：「我將抒情詩視為具有極端共時呈現性（presence）

5  「一體化」是洪子誠有關 1950-1970 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的重要概念，

這是一個與所謂「多樣化」或「多元共生」的文學格局相對的概念。首先

指涉的是「文學的演化過程，或一種文學時期特徵的生成方式」，原本在

文學中此消彼長、相互衝突和滲透的多種力量，到 1950 年代時僅剩左翼文

學 / 革命文學成為惟一合法的形態。「一體化」同時也指向「文學的生產

方式、組織方式」，即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國家對文學生產

的各個環節加以統一的規範和管理。此外，這一時期作品的題材、主題、

藝術風格有同質化傾向。整體而言，「一體化」確實適合概括這一時期文

學的總體特徵，但也並不否認存在著復雜的文化矛盾與衝突。參考洪子誠：

〈當代文學的「一體化」〉，《文學與歷史敘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55-67。
6  位於河北的花山文藝出版社曾在 1980 年代末選編《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新潮

叢書》，將「抒情小說」作為「新潮小說」中的一個類別特予列出，代表

性作家包括張潔、賈平凹、汪曾祺、鐵凝、史鐵生、彭見明、石言、宋學武、

朱蘇進等。具體參見張學正、張志英選評：《繽紛的小說世界‧ 新潮小說

選評（一）》（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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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學而把敘事文學視為具有極端歷時延續性（continuance）的文

學。若抒情詩之根是共時呈現的話，其手段必然是對即時存在的強

化而不是對開始和延續的展開。」
7
抒情詩一般使用「象徵、比喻、

隱喻和意象」來強化，而敘事文最重要的標誌是「運動的連續性」。

按弗里德曼（Ralph Freedman）的定義，抒情小說恰恰是在小說的

框架中超越了敘事的因果邏輯和時間性運動，是一種「用小說來達

到詩歌功能的混合型文類」
8
，尋求以「內心的」（inward）形式將

人物和外部世界結合起來，外部世界經主體內心反映，成為類似於

詩歌意象的存在。

自新文學之初，「抒情小說」就是中國現代文學重要的一脈，

周作人在 1920 年已提出「抒情詩的小說」
9
這一概念。據楊聯芬研

究，由於「抒情主體情志的抒發」，中國現代小說存在強烈的「抒

情化傾向」。
10
錢理群等學者亦指出，魯迅、郁達夫、廢名、沈從

文、蕭紅、馮至、孫犁等作家的部分小說「顯然構成了一個『現代

抒情小說』（或稱『詩化小說』）的譜系」，這些小說甚至「達到

了現代小說的最高水平」。
11
中國抒情小說的出現一方面得益於西

7   厄爾‧特納著，王宇根、宋偉傑等譯：《比較詩學》（北京：中央編譯出

版社，1998 年），頁 129。
8  Freedman, Ralph. The Lyrical Novel: Studies in Hermann Hesse, André Gide, 

and Virginia Wool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9  此概念為周作人翻譯俄國作家庫普林的小說〈晚間的來客〉時在「譯後記」

中所提出。周作人：〈晚間的來客 ‧ 譯後記〉，《新青年》，第 7 卷第 5
號（1920 年 4 月）。

10  參見楊聯芬：《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抒情傾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11  錢理群：〈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召喚〉，《涪陵師範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4 期（2001 年 10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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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浪漫主義的影響，
12
另一方面更是抒情傳統的賡續與變奏，正如

普實克所言，現代文學中強烈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實為繼承

和發揚了文學傳統，舊文學鮮明的主觀性傾向在新文學中同樣有所

體現，「並常常打破敘事形式的界限」。
13
自 1949 年至「文革」結

束，「個人」作為「集體」的對立面成為被批判和否定的對象，因

此，整體而言，基於個人主體性的個人抒情話語不再具有合理性，

此時廣泛存在於文藝作品中的「抒情」是李楊所謂「『人民性』的

頌歌」。
14
直至「文革」結束，「個人」解放，主體性高漲，個人

抒情話語才再次湧現。若以王德威在「抒情／史詩」的框架內對「抒

情」的定義 ——「個人主體性的發現和解放的慾望」
15—— 來看，

1980 年代無疑可以被視作一個「抒情時代」。

抒情小說的蔚為大觀與 1980 年代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賀桂

梅以知識社會學為研究進路，指出圍繞著「人」、「人性」和「主體」

等問題的「人道主義表述」構成當時影響最大、持續最久的「話語

形態」，先後出現的「美學熱」、「文學主體性」論爭及「詩化哲學」

均可以視為這一話語形態的「主要理論形式」。她認為「人道主義

12  李歐梵曾指出，新文學初期的作家，「似乎除了在理論上擁護現實主義或

自然主義，中國作家受到更加接近浪漫主義的情感氣質所推動。」參見李

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頁 280。
13   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 —— 現代中國文學論集》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頁 83。
14  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160。
15  季進：〈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 —— 王德威教授訪談錄〉，《書城》，第

6 期（2008 年 6 月），頁 5。相對的，「史詩」指的是「集體主體的訴求

和團結革命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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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已經超出了「理論」的範疇，「更是作為一種極具整合力的

『意識形態』而在社會與文化變革過程中發揮影響」。
16
正因為「人」

被普遍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強調精神性主體，文學中的個人性抒

情才得以成為一股大潮。

在 1980 年代的抒情小說譜系中，遲子建的作品具有某些共性，

例如情節淡化、童年視角、風景描寫等方面，但與其他作家相較，

如汪曾祺的古典風格、張承志的浪漫主義特色、蘇童的先鋒性，有

其獨特性。本論文將以此為切入點，重點討論以下問題：遲子建小

說的抒情性有何特質？小說中的抒情如何與現實發生關聯？抒情性

使其小說呈現出哪些特色？擬以「抒情」作為進入遲子建 1980 年

代文學世界的路徑，一方面因為她是當代抒情小說譜系中的重要作

家，「個人感情的抒發」是她 1980 年代小說「最為顯著的總體特

徵」
17
，而且在其後的創作中延續了這一特徵，並未發生根本轉向，

而是在思考深度、現實關懷、文學視野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另一方

面，遲子建研究的幾個關鍵詞 —— 童年視角、溫情、浪漫主義、

生態自然（將在後文具體分析中提及）—— 無一不與抒情相關聯。

遲子建於 1964 年出生於「寒冷的高緯度」—— 中國最北端的

漠河北極村，位於大興安嶺北部，多民族於此聚居，與俄羅斯隔江

相望。1981 年考入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三年後畢業，

20 歲以前沒有離開過大興安嶺地區。其小說的抒情風格，一方面得

益於東北邊地神秘自然和人事風物的滋養（這一點將在後文重點探

16  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 2 版）》（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63-64。此處的「意識形態」指阿爾都塞

所界定的「具有獨特邏輯和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和概念）體系」。

17  吳俊：〈追憶：月光下的靈魂漫遊 —— 關於遲子建小說的意蘊〉，《當代

作家評論》，第 2 期（1992 年 4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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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同時也源於她所汲取的古今中外文學資源，從中亦能看出其

作品風格傾向。古典文學中，她自述喜歡屈原、蘇東坡、辛棄疾等

人，尤其是辛棄疾，多年來一再提及對稼軒詞的百讀不厭，例如「楚

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18

辛棄疾是宋詞「豪放派」的代表，遲子建看重的卻是其詞中的「樸

素」，以及從中生成的「詩意」，她渴望的是「茅檐低小，溪上青

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

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所代表的「樸素而意境高遠」

的文學境界。遲子建於此有意無意間觸及並承續了中國文學的抒情

傳統。此外，魯迅、郁達夫、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等作家也對其早

期創作產生重要影響，她評價川端康成「真正代表了東方精神」
19
，

認為郁達夫的作品「文氣十足」，一再主張小說要具有「民族性」

和「氣味」。屠格涅夫可以看作遲子建踏上文學創作的引路人，《獵

人筆記》和《木木》「使十七八歲的我對文學滿懷憧憬」。
20
屠氏「詩

與散文之間」（朱憲生語）的文體風格、「迷人的憂鬱」（福樓拜語）

的抒情基調、飽含詩意的自然描寫、對日常生活細節的表現都在遲

18  具體參見遲子建、文能：〈暢飲「天河之水」—— 遲子建訪談錄〉，《花

城》，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114-120；遲子建：〈枕邊的夜鶯〉，《黑

龍江日報》第 12 版（2008 年 12 月 03 日）；遲子建、柏琳：〈在寫作上，

我是個不知疲憊的旅人 —— 遲子建訪談錄〉，《青年作家》，第 3 期（2019
年 3 月），頁 5-16+2 等文。

19  遲子建、阿成、張英：〈溫情的力量 —— 遲子建訪談錄〉，《作家》，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48。
20  遲子建：〈那些不死的魂靈啊〉，《遲子建散文系列：鎖在深處的蜜》（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221。需要指出的是，屠格涅夫對遲子建

的影響主要在於早期階段，往後她發現了屠氏的局限所在，認為其略顯「蒼

白」，而主張應該學習川端康成，形成一種「血肉豐滿」的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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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筆下有所體現。

在 1980 年代（及其後）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儘管在某些具體

的文學現象方面，遲子建的書寫具有相通性，例如童年視角的運用

和風景的「發現」等，但若將其置於時代的文學潮流之中，毫無疑

問，她具有某種邊緣性。在當代文學發生深刻變革、多種文學潮流

如「尋根派」、「現代派」、「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等

一一湧現之際，她始終自外於上述潮流，曾直言，「我對一切主義

都持有懷疑態度」，堅稱藝術家不應囿於某種主義，而應該關注「精

神的進程和深度」。
21
具體表現如下：儘管同樣寫地域文化及生活

形態，但與「尋根文學」不同，她無意挖掘民族傳統文化積澱；「新

寫實小說」也關注日常生活，但與他們強調「零度情感」相反，她

在創作中注入強烈情感；當同世代的先鋒小說家積極試驗多種敘事

方式時，她堅持傳統寫實或說故事的手法。

因此，要理解遲子建，便不能依賴於文學思潮、文學流派的路

徑，而應該以其文學創作為原點，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同時從外

部和內部挖掘其中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本文著眼於遲子建 1980 年

代的創作，旨在「1980 年代」的思想背景下討論和突出遲子建小說

抒情性的特質，儘管此階段屬於遲子建文學的初始期，但誠如蘇童

所言，「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二十多年的創作而

容顏不改，始終保持著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

一種晶瑩明亮的文字品格。」
22
她的創作有一貫的延續性，大興安

21  遲子建：〈未來的岸〉，《遲子建散文系列：原來奼紫嫣紅開遍》（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109-110。
22  蘇童：〈關於遲子建〉，《當代作家評論》，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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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的自然萬物、底層民間的生活、辛酸中的溫情這些具有「母題」

性質的元素，以及唯美和抒情的風格，在此時已基本成型。不過，

從最早期的數篇作品到刊登於《人民文學》1990 年第 1 期的中篇小

說〈原始風景〉，可以明顯看出其創作的深化，如戴洪齡的洞見，

「不僅作家的情感世界變得更深入更深沈，同時在創作手法、藝術

構思、敘述風格、語言表現力上，也都有所創新。」
23
這既緣於她

在此時期首次離開生長於斯的大興安嶺，從而感受到外部的世界，

因此自然而然出現了更為複雜的視角。同時，這幾年她先後於西北

大學作家班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深造，對國內外文學思潮的

進一步熟稔有意無意間影響了她的敘事方式。

二、散文化筆調下樸素且詩意的日常

遲子建的小說既不注重塑造性格複雜的人物，亦不鋪排跌宕起

伏的情節，而是著意於營造某種情緒和氛圍，其中滲透著創作主體

的情感。若論及抒情風格，她的作品與汪曾祺、張承志、蘇童等作

家筆下同樣具有抒情性的小說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寫民間生活，汪

曾祺追求的是恬淡與閒適，遲子建則突顯「哀愁」；描繪自然風景，

張承志通過「風景的發現」強調主體精神，遲子建則超越了人類中

心主義，書寫具有神性的「原始風景」。

遲子建小說的文體呈現出強烈的散文化傾向，劉艷曾從「神性

書寫」的角度探究這一傾向形成的原因及特色，指出大量的風景描

寫「打通了人與物的界限、能夠物我不分和物我兩忘」，使小說擁

有了「詩意化、散文化」的質地，與此同時，神性書寫與日常生活

23  戴洪齡：〈〈北極村童話〉與〈原始風景〉〉，《文藝評論》，第 1 期（1992
年 3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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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突顯以「傷懷之美」為核心的「日常生活之美學特徵」。
24

誠如此言，小說的詩意多源自風景描寫，但散文化的形式對應的更

是樸素的日常生活，這根植於遲子建對歷史與生活的理解，她的書

寫從來不曾離開日常生活的層面，從日常生活中挖掘詩意構成其抒

情性的基礎。

在遲子建看來，歷史由「民間」所體現，「由無數的日常生活

畫面連綴」，由小人物所編織而成，「只有從他們身上，才能體現

最日常的生活圖景。」
25
因此，即使處理沈重的「重大題材」，她

依然截取日常生活的片段予以表現。例如短篇小說〈花瓣飯〉（2002

年）的背景是「文革」，但主要關注一家人的日常情感和相濡以沫，

長篇小說《白雪烏鴉》（2010 年）寫二十世紀初發生在東北的大鼠

疫，集中展現的仍然是處在危機中的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遲

子建立意明確，「我要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

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
26
需要強調的是，

遲子建筆下的日常並不是「新寫實主義」式的瑣屑的、泥沙俱下的

日常，她認為生活中「粗鄙」的部分沒有藝術趣味，作家應該要書

寫有韻味的、美的日常，即詩意的日常。

遲子建的小說觀念與上述對歷史和生活的理解完全一致，在

24  劉艷：〈神性書寫與遲子建小說的散文化傾向〉，《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2-18。
25  遲子建、胡殷紅：〈人類文明進程的尷尬、悲哀與無奈 —— 與遲子建談長

篇新作《額爾古納河右岸》〉，《藝術廣角》，第 2 期（2006 年 3 月），

頁 34。
26  遲子建：〈珍珠（後記）〉，《白雪烏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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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來，「小說就是日常化的生活」。
27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對歷

史和文學持相似態度的作家還包括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於

2000 年獲得茅盾文學之後，她接受採訪時曾說過，「我個人認為，

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

滴的生活的演變。」她認為小說應該「表現日常生活」。
28
雖然兩

位作家有相似的歷史關懷，但在具體處理日常生活時，王安憶下筆

冷靜而細緻，遲子建則傾向於詩意且抒情。

由於地域上的接近，日常生活與自然環境相仿，俄羅斯文學在

遲子建的閱讀中佔據重要一席，在陸續閱讀了普希金、蒲寧、艾特

瑪托夫、托爾斯泰、契訶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她

不吝筆墨地對他們發出禮讚：「俄羅斯的作家，無不熱愛著這片溫

熱而寒冷的土地，他們以深切的人道關懷和批判精神，把所經歷的

時代的種種苦難和不平、把人性中的骯髒和殘忍深刻地揭示出來。

同時，他們還以憂愁的情懷，抒發了對祖國的愛，對人性之美的追

求和嚮往。」
29
這其實正是一種「夫子自道」，可以看作遲子建對

於自己文學的期許和宣言。

三、從詩意自然到神性自然

若要進一步探究、溯源遲子建小說中的抒情，毫無疑問是東北

27  遲子建、周景雷：〈文學的第三地〉，《當代作家評論》，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48。

28  王安憶、徐春萍：〈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文藝報》（2000 年 10
月 26 日）。

29  遲子建：〈那些不死的魂靈啊〉，《遲子建散文系列：鎖在深處的蜜》，

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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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地那具有神性的自然和生活賦予了其作品獨特的抒情性，而籠罩

著小說的「哀愁」氛圍，也與她對自然的認知和呈現息息相關。

1980 年代的中國文學作品中，自然描寫蔚為大觀，自然所蘊含

的內涵、精神及價值得以被廣泛挖掘，與此前僅僅強調對自然的「征

服」和「利用」相比，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以對風景的書寫為

例，顏水生總結，「在新時期文學創作中，風景是一種想象的共同

體，是一種認識性裝置，風景是作家情感與思想的投射；風景成為

主觀性話語，具有獨立的審美意蘊和象徵內涵；個體性、主觀性和

象徵性是新時期文學的風景美學的共同特點。」
30
遲子建的自然書

寫可以置於此背景中去理解，浸潤著自我的情感，體現出對人性、

社會及世界的觀照。但其特殊性在於，自然更是自有其呼吸和生命、

充滿靈性、自為的、甚至超驗的所在。

遲子建曾說過，「我嚮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為那才

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31
此處的「天人合一」建立在「萬物有靈」

的基礎之上，正因此，她也成為當代文學「生態批評」的重要論

述對象，其作品從一開始就體現出挪威哲學家阿倫 ‧ 奈斯（Arne 

Naess）所提出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思想。深層生態

學的核心思想被概括為「與自然認同的過程、自我實現的目標和整

體關係的本體論」，通過不斷擴大自我與他人及非人類自然的認同，

達到自我實現以及「生態中心主義平等」。
32
遲子建在作品中不僅

30  顏水生：〈新時期文學的風景美學〉，《文藝報》第 9 版（2016 年 10 月

24 日）。

31  遲子建、胡殷紅：〈人類文明進程的尷尬、悲哀與無奈 —— 與遲子建談長

篇新作《額爾古納河右岸》〉，《藝術廣角》，頁 34。
32  雷毅：〈阿倫 ‧ 奈斯的深層生態學思想〉，《世界哲學》，第 4 期（2010

年 7 月），頁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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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人物的命運，同時寄情於廣博的自然萬物，以超越人類中心的

視角，重新思考人與自然。

在生態視閾中探討遲子建的創作，學界已有充分成果。本文側

重於她早期小說中的生態思想具體以何種方式體現，並經歷了怎樣

的發展。若以王諾對「生態文學」的定義 ——「以生態整體主義為

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

人之關係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並從事和表現獨特的生態審

美的文學」
33—— 來審視遲子建的小說，雖然她在創作初期還未形

成自覺的生態意識，但其中顯然已經存在某些重要的生態思想，尤

其是作為生態思想核心精神的生態整體主義，由此突破了人類中心

主義，超越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論，強調生態整體。

遲子建成長的地方依山傍水，夏季森林蔥郁，飄雪的季節長達

半年，生活在如此廣袤的環境之中，「感受最多的是鋪天蓋地的雪、

連綿不絕的秋雨以及春日時長久的泥濘。當然還有森林、莊稼、牲

靈等等。」
34
與漫山遍野的動植物相比，人反倒成了「少數族類」，

因此，她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畏之心，萬物自然而然成為她書寫

的重要對象。

小說處女作〈那丟失的……〉35 情節極為簡單，講述一個剛剛

畢業離校的女大學生臨時回到空無一人的宿舍，回憶起學生時代的

歲月。故事取材自遲子建的自身經歷，如她自述，這是一篇「表

33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頁 24。
34  遲子建、文能：〈暢飲「天河之水」—— 遲子建訪談錄〉，《花城》，頁

119。
35  遲子建：〈那丟失的……〉，《北方文學》，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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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善良願望的帶有濃郁抒情格調的作品」
36
，刊登於「抒情小說專

號」。小說頗顯稚嫩，關注一己在某個特殊場景中的情緒流動，並

未涉及東北的人事風物，與往後的作品有顯著區別，雖然日後並未

收入遲子建的任何小說集，但其中抒情的筆觸、對情緒的細緻把握、

自然景致的書寫等都延續到了其後的創作中。小說瀰漫著青春特有

的惆悵和傷感，情感的抒發有賴於對風景的「凝視」：

寬闊的草甸子上面點綴著簇簇黃花，一條兩腳可以橫跨兩岸

的小河隱沒在深草叢中。遠遠看去，不象是扭動的白綢帶，

倒像是一個不會扶犁的後生，提心弔膽犁出的彎彎曲曲的

溝。草地的盡頭是連綿的群山。山坡顯得很光禿，許多處裸

露著青白色的石頭。獨有山頂，茂密地挺立著一片樟子松。

這種寒風冷雪下不褪顏色、不凋謝的樹木，在盛夏的季節里，

顯得更為蒼翠、挺拔、端莊。
37

這是大興安嶺夏季最常見的風景，面對如斯景致，很難不產生

豐富的關於生命和情感的聯想。遲子建最早期的文學訓練就包括將

這些自然景觀詩情畫意地表現出來，連綿的群山、草甸子、樟子松

等也成為日後她筆下最常見的意象。

短篇小說〈沈睡的大固其固〉38 中，「大固其固」為小鎮的鄂

倫春名，意思是「有大馬哈魚的地方」，地名已經映射出此地與自

然之間的依存關係。小鎮的原型為遲子建少年時生活的地方，小說

以恢弘的冬日黃昏景象開篇，漫天雲霞之下，宏大的地景如長鏡頭

36  遲子建：〈我們的源頭〉，《遲子建散文系列：鎖在深處的蜜》，頁 8。
37  遲子建：〈那丟失的……〉，《北方文學》，頁 47。
38  遲子建：〈沉默的大固其固〉，《北方文學》，第 3 期（1985 年 3 月），

頁 36、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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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展開：

雲霞的上面是灰白慘淡的天，它的下面，則是生長著樟子松

林的青黛色山峰，山峰的下面是無際的、一直伸向東方的原

野。在原野的起點上，興起了一座縣城。

再往東，山巒便兵分兩路地向前延伸著。一路順東北方向起

伏跌宕，一路沿東南方向平緩滑行，一直綿亙十餘里，兩路

兵馬才驟然相接在一起。之後，沒有動一槍一炮，便又拉開

陣勢，各抱地勢，盤盤囷囷地向東挺進。

我們要講的這個小鎮，是遠離縣城十餘里，正處在兩脈山交

接處的葫蘆口似的地方。
39

北國邊地風光凸顯出詩意氛圍，同時，散文化的筆調以及蒼涼、

空靈的意境與此一脈相連。在永恆的自然面前，渺小的人類很難不

生出敬畏之心，也能從中獲得諸多關於生命的啓示。遲子建曾說過，

「我對人生最初的認識，完全是從自然界的一些變化而感悟來的。

比如我從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時我也從另一個側

面看到了生命的從容。因為許多衰亡了的植物，在轉年的春天又會

煥發出勃勃生機，看上去比前一年似乎更加有朝氣。」
40
基於此，

在她的小說中，永遠沒有絕境，即便存在再大的苦難和哀愁，總會

絕處逢生，盡頭之處還是有希望，這都源於自然的教諭。

遲子建筆下最具地域特色、最能體現其詩學意識和文化情懷的

自然風光當屬冰雪，在小說中俯拾即是。「塞滿了雪的大山靜穆地

39  遲子建：〈沉默的大固其固〉，《北極村童話》（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 年），頁 15-16。
40  遲子建：〈寒冷的高緯度 —— 我的夢開始的地方〉，《小說評論》，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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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那裡，立在這廣漠的蒼穹之下。」41、「我的眼前是一片銀白

的世界。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只覺得像掉進了一團大氣中，周

圍滿是一色的潔白。」42、「風雪像鎧甲一樣包圍了鎮子的時候，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望大地，都給人一種白茫茫的感覺。而逼人的

寒冷也像瘟疫一樣瀰漫了整個小鎮。」43 有部分小說直接以冰雪或

寒冷為題，例如〈白雪國里的香枕〉44、〈北國一片蒼茫〉45、〈奇

寒〉46 等。正基於此，王干評價遲子建的作品呈現出「寒冷美學」，

最主要表現為一種「蒼涼而透明的境界」。47 由上述小說可以看到，

冰雪被賦予了多種情感和秉性，包括晶瑩、浪漫、肅穆、寒冷、苦

難等等。

除了自然景觀，遲子建的小說中還有豐富的動物意象，它們是

其文學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有助於建構詩意生活，更體現出

創作主體所強調的溫情敘事，凸顯人與自然的關係。她認為，生物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可以與之產生某種心靈交流，「這些動物不會

說話，但我在與它們相處的過程中，聽懂了它們心底的話，看得見

它們的眼淚，所以它們在我小說中留下了『話語』。」
48
隨處可見

41  遲子建：〈沉默的大固其固〉，《北極村童話》，頁 30。
42  遲子建：〈北極村童話〉，《北極村童話》，頁 71。
43  遲子建：〈魚骨〉，《北極村童話》，頁 106。
44  遲子建：〈白雪國里的香枕〉，《作家》，第 3 期（1987 年），頁 47-

51、60。
45  遲子建：〈北國一片蒼茫〉，《青年文學》，第 8 期（1987 年），頁 33-

40。
46  遲子建：〈奇寒〉，《小說家》，總第 32 期（1989 年 6 月），頁 74-93。
47  王干：〈冰潔：透明的流動和凝化 —— 評遲子建的散文集《傷懷之美》〉，

《當代作家評論》，第 1 期（1996 年 1 月），頁 72-77。
48  遲子建：〈小說的叢林〉，《中國文學批評》，第 1 期（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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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物形象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作為和諧、詩意氛圍的一部分，

例如呢喃的燕子、草叢中的螞蚱、蹦著的山雀等；另一類或有強烈

的象徵意味，或被賦予「故鄉的親人」之意義，「在喧嘩而浮躁的

人世間，能夠時常憶起它們，內心會有一種異常溫暖的感覺。」
49

〈北極村童話〉中那條喚作「傻子」的狗、〈霧月牛欄〉（1996 年）

中怕把陽光踩碎了的牛、《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 年）中的馴鹿、

《候鳥的勇敢》（2018 年）中的東方白鸛等，都已成為中國當代文

學動物敘事的經典形象。

在她早期的小說中，已有不少充滿靈性的動物。〈沈睡的大固

其固〉中，大馬哈魚輾轉三個水域產卵，有些魚因此死在灘頭，與

小說人物的命運相呼應，「她覺得奶奶、魏瘋子，以及小鎮以前所

有死去的人，都是那早已死在灘頭的魚，牠們的鱗片都被河石磨掉

了，可還是難免一死。而牠們不屈不撓產下的卵，卻在第二年春變

成小魚，游出了狹窄的呼瑪河，進入黑龍江，投入鄂霍次克海寬闊

的懷抱中去蘊育成熟了。」
50
〈北極村童話〉中，51 姥姥家有一條叫

「傻子」的狗，成了「我」的夥伴，為「我」的這段童年生活增添

了不少溫暖和歡樂，最後「我」坐船離開時，牠跳進江裡，卻因為

帶著「沉重的鎖鏈」，更帶著「沒有消泯的天質和對一個幼小孩子

的忠誠」，沉進黑龍江。〈北國一片蒼茫〉中，同樣有一隻「強悍、

勇敢和敏銳」的狗「呣唔」，是主人公蘆花孤獨的生活中不多的一

頁 48。
49  遲子建：〈寒冷的高緯度 —— 我的夢開始的地方〉，《小說評論》，頁

36。
50  遲子建：〈沉默的大固其固〉，《北極村童話》，頁 34。
51  遲子建：〈北極村童話〉，《人民文學》，第 2 期（1986 年 2 月），頁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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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暖意，陪伴、保護著她，但最後被壓抑暴虐的父親殺死。這些狗

早已超越了「寵物」、「馴養」的範疇，而具有了真正的靈性，遲

子建對牠們情有獨鍾，以至於在長篇小說《越過雲層的晴朗》（2003

年）中，選擇以一條狗的視角展開敘事，譜寫世態人生。

以上突顯的正是遲子建所秉持的萬物有靈的思想，除了來自自

然的滋養外，也根植於從小耳濡目染的文化，那是不同於正統儒家

文化的民間文化和異質文化。大興安嶺飄雪的冬季，人們常圍著火

爐聽老人講鬼神故事，遲子建的爺爺奶奶、姥爺姥姥都是從山東闖

關東到東北的，齊魯大地上的民間神話傳說成為爐邊故事的題材，

這都是她最早的文學啓蒙。與此同時，大興安嶺的莽莽林海中生活

著信奉薩滿教的鄂倫春族和鄂溫克族，他們樸素的宗教觀和自然

觀，早已沉澱為當地社會「感覺結構」的重要部分，也對遲子建產

生了深刻影響。「薩滿教認為，自然萬物都充滿神性和靈性，因此

人們要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並且經常與自然進行感情交流。」
52

這一思想在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東北作家如鄭萬隆、阿成、遲子

建、劉慶等人的作品中多有體現，對於在現代社會中如何重建人與

自然的聯繫、如何重獲性靈、如何詩意地生活都能給予一定啓示。

需要指出的是，遲子建對自然的認識（或自然對她的意義）也

經歷了一些變化。如果說創作初始期筆下的自然更傾向於純淨和詩

意，到了 1980 年代末期，隨著視野的擴大和對敘事方式的探索，

自然被賦予更加深刻和複雜的涵義。以中篇小說〈奇寒〉和〈原始

風景〉為例，它們擁有相似的視角，都是已經離開故鄉的成年作家

「我」回憶童年時的生活和往事。〈奇寒〉中的「我」告別故鄉已

52  閻秋紅：《現代東北文學與薩滿教文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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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如今在臨近過年前回返，除了給祖父和父親上墳，還想看看

故鄉的變化；〈原始風景〉中的「我」遠離故鄉，身處「五光十色

的大都市」，但面對「喧鬧的市場和如潮的人流」感到的是「說不

出的失落」，只有當自己的文字與「熟悉的場景」相關時才會「格

外真實和有情」。與〈北極村童話〉相比，此時在「童年視角」之

外或隱或現地存在著一個身處異鄉的成年人的視角，二者之間必然

產生某種矛盾。正如研究者指出，「經由大都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

的強光照射，『風景』的原始性才得以凸顯出來。『原始風景』和『風

景』的區別在於，風景是中性的、客觀的描述，原始風景則蘊含著

價值判斷。」
53
風景因此有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奇寒〉中的「我」站在故鄉冬夜的星空下，遠離塵囂，繁星

閃爍在天際，讓人感受到蕭瑟季節中「生命存在的蓬勃姿態」，在

這種情境下，「頓然萌生出一種超拔於人類之上的脫俗而明麗的關

於靈魂永恆境界的幻想」，隨即便能找到一種「生命的境界」。顯

然，自然被賦予了強烈的宗教性或神性，人物的心靈從中得以昇華。

隨後，小說將去過的佛教、道教勝地與大興安嶺的自然做了對照：

每到這樣的地方，我都忍不住想起迢迢的大興安嶺，想起那

一番真正清靜真正超凡的境界。我便想，跪在佛門前祈禱不

過是一種自慰的行徑罷了。因為它皈依著一個偶像，而淡然

了宏偉的洋洋大觀宇宙的能量。事實上，真正的祈禱只能產

生在瞬間，這個瞬間便是混沌的人與自然的天籟發生強烈撞

擊的那一時刻！只有那時從心底萌生的祈禱才是真實的、可

53  李德南：〈愛與神的共同體 —— 論遲子建的人文理想與寫作實踐〉，《揚

子江文學評論》，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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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純潔的。
54

在現代社會的對照之下，故鄉自然的神性於焉凸顯。在〈原始

風景〉中，自然同樣被賦予了此般力量，在都市無處安放的靈魂依

賴於對故鄉自然的想象才得到救贖，「在異鄉每一個日子的蒼茫時

分，當我無法駕馭自己身上那份濃濃的傷感時，我便將傷感放逐出

來，讓它回故鄉的雪天去休息。這時傷感會很快地坐在一片被雪覆

蓋著的森林中，那四周寒氣燃燒，傷感顯得十分渺小和孤單。最後，

終於是漫天飛舞的雪花將它融化了。」
55
一己的傷感在自然中得以

消解，這正是自然神性最好的體現。於此，遲子建賦予自然某種超

驗的力量，如王安憶所說，她的世界是「有魅」的，因為「人還保

持著對自然的敬畏」。
56
同時，這也蘊含著批判的力量，以此來揭

示現代社會對人的性靈的斫喪。

四、抒情與苦難的辯證

遲子建早期有篇名為〈長歌當哭〉的創作談，在「哭」與創

作之間建立起了本質性的關聯，甚至將創作視為「哭」本身，這種

「哭」可以給人帶來「精神上的一絲慰藉」，它發自內心，是一種

深沈的情感，「在大興安嶺這塊土地上，埋葬著我的祖父和我的父

親，埋葬著許許多多的善良質樸的村民，我發自內心地愛著他們，

永世地愛他們。我願將我的哭聲變成能歌的文字，唱唱我們的人

54  遲子建：〈奇寒〉，《遲子建中篇小說編年：北極村童話》（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67。
55  遲子建：〈原始風景〉，《遲子建中篇小說編年：北極村童話》，頁 307。
56  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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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57
簡言之，她此時期的小說源於情感抒發。李海燕（Haiyan 

Lee）在《心靈革命》開篇分析劉鶚《老殘遊記》自敘中的「哭泣」，

指出作者在「哭泣與人性」之間建立了根本聯繫，用哭泣的行為或

能力「衡定人性的概念」。這一研究旨在突出一種現代性的根本轉

變，即「以情緒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基礎」。
58
我們借

此路徑來審視遲子建的「哭」，可以看到遲子建自創作之始念茲在

茲的正是與之相關的「人性」與「情緒」，這在她的創作生涯中未

曾有過變化。「哭」同時奠定了其小說的情緒基調 —— 哀愁，這

絕非耽溺於一己的情思中，而是「悲天憫人的情懷」。滋生出哀愁

的土壤是北國那片「蒼茫的凍土」，具體言之，即「民間傳奇故事、

蒼涼世事以及風雲變幻的大自然」扭結在一起的力量。在她看來，

俄羅斯文學的偉大之處即在於哀愁使庸俗的生活呈現出「動人的詩

意光澤」。
59
在物質富足、精神空虛的現代社會，遲子建尤其強調

呼喚哀愁，她的作品浸潤著哀愁之氣，而哀愁的產生得益於抒情與

人物苦難之間的張力。

《北方文學》負責遲子建早期小說的編輯宋學孟敏銳地指出，

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主情」，「不講求結構的精巧，不借重辭藻

的宏麗，細細的述說之中，無不有著深深的悲痛及同情。」
60
這一

時期的作品確實存在情感宣洩的傾向，無不浸透著哀愁，〈北極村

57  遲子建：〈長歌當哭〉，《北方文學》，第 9 期（1986 年 9 月），頁 20。
58  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頁 1-3。
59  遲子建：〈是誰扼殺了哀愁〉，《遲子建散文系列：原來奼紫嫣紅開遍》，

頁 190-193。
60  宋學孟：〈關於遲子建 —— 編輯手記〉，《北方文學》，第 9 期（1986

年 9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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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是其中的代表。與後來努力建構「現實中的虛構世界」不同，

這篇小說呈現的是「現實中的現實世界」
61
，很大程度就是遲子建

個人切身經驗和情感的直接呈現，甚至主人公的小名「迎燈」就是

遲子建的小名。童年的這段經歷常常被提及，可以看做遲子建文學

的本源性起點。

小說開始創作於 1984 年，以第一人稱「我」寫七歲的女孩被

寄養在北極村姥姥家的一段經歷。剛到此地時的「我」極不情願，

但很快便沉浸於新生活。詩情畫意的風景、新蓋的大木刻楞房子、

姥姥的菜園、新的夥伴狗、姥姥在被窩裡講的「淨是鬼和神」的故

事、神秘的老蘇聯奶奶，一切都使人沉迷。小說名為「童話」，確

實呈現出強烈的童話特質，尤其是其中蘊含的自然、神性、溫暖以

及對美好的憧憬。
62
同時也寫下了諸多人世間的苦難，例如姥爺一

個人藏著大舅去世的消息，不忍心告訴姥姥，只能悄悄哭泣，把大

舅曾帶回家的西瓜吃剩的瓜子視若珍寶；大舅客死異鄉在一定程度

上是時代和政治的悲劇，他曾在姥爺挨批鬥時抱不平惹怒了公社書

記，年僅十七歲就被調到很遠的地方；猴姥年輕時被日本軍官強暴，

原本乾淨整潔的她從此變得「埋汰」；老蘇聯孤零零地一個人死在

炕上，早在「運動」開始時，男人就帶著兒子跑了。不過，遲子建

並沒有渲染悲劇色彩，一方面，童年視角的明淨削弱了悲劇氛圍，

另一方面，人生的蒼涼在她看來就是生命的底色，故此更要尋求溫

61  遲子建、周景雷：〈文學的第三地〉，《當代作家評論》，頁 44。
62  有關遲子建作品的「童話」特質，學界已有大量研究。早在 1980 年代，費

振鐘已有論文〈遲子建的童話：北國土地上自由的音符〉，《當代作家評

論》，第 2 期（1988 年 4 月），頁 52-57；近期也有梁海的〈在「童話」

世界裡與自己相遇 —— 遲子建短篇小說的「童話敘事」〉，《當代文壇》，

第 3 期（2019 年 4 月），頁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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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才能擁有真正的厚度，不至於淪為膚淺的說教。

遲子建曾說，這篇小說「只是信馬由繮地追憶難以忘懷的童年

生活」
63
，她對那些人和事都傾注了濃烈的情感，與其說是回憶生

活，毋寧說是情感的流淌。小說結尾，隨著「我」踏上回家的輪船，

抒情也到了最強烈的時刻，在心裡與北極村的親人們一一告別，與

北極村這個「苦澀而清香的童年搖籃」作別：

讓自由之子、這曾經讓我羨慕和感動得落了淚的黑龍江，挾

同我的思戀、我的夢幻、我的牽牛花、蠶豆、小泥人、項圈、

課本、滾籠、星星、白雲、曉霞、菜園，一起奔湧到新生活

的彼岸吧！
64

在強烈的抒情氛圍中，「我」目睹忠實的夥伴「傻子狗」沉入

江中，想把老蘇聯奶奶做的「五彩的項圈」留給傻子，發現把項圈

丟在了北極村。項圈既是老蘇聯和「我」之間深厚情誼的象徵，也

是「我」在北極村度過的這段美好歲月的表徵，它的遺失其實是與

童年的告別，正是小說所提及「一下子長大了幾歲」，而成長是建

立在對世間苦難的體悟之上。在〈北極村童話〉之後，抒情與苦難

之間的辯證成為遲子建小說的基本模式。

短篇小說〈在低窪處〉65 的大多數篇幅集中於主人公柳子在林

中採蘑菇時紛繁的思緒，神秘、清新、莊嚴的林中景致和柳子的情

愫交融映照，形成全篇詩意的抒情氛圍。但柳子的日常生活毫無詩

意可言，甚至稱得上苦楚。因為兄弟娶媳婦，她年紀輕輕就嫁給大

她七歲的丈夫，如今才二十五歲的年紀，孩子已經六歲了。舊的家

63  遲子建：〈自序〉，《遲子建中篇小說編年：北極村童話》，頁 1。
64  遲子建：〈北極村童話〉，《北極村童話》，頁 81。
65  遲子建：〈在低窪處〉，《小說林》，第 4 期（1986 年），頁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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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洪水沖毀，三年前千里迢迢來到林區生活掙錢，家裡總來信要錢。

夫妻之間沒有什麼感情，丈夫賣力氣工作，但脾氣暴躁，不順心時

常狠心打她。不過，小說並沒有站在人道主義或女性主義的立場去

控訴柳子所受的壓迫，而是截取這逃逸出日常的非常態生活片段，

突顯了人物身上的堅忍以及迸發出的詩意光輝，由此寄寓作者對於

人性的某種希望。

短篇小說〈乞巧〉66 中的十九歲女孩山妹擁有苦難的童年，父

親「文革」時遭批判下放，母親重病去世，姥姥接她到村裡生活，

讀完了小學。初中時「文革」結束，父親得以平反，但復職後很快

再婚，她隨之成為「一隻孤雁」。初中畢業後決定輟學，「她要用

自己弱小的身子在這個世界上站起來」。
67
不過，小說亦未渲染苦

難，而是詩意地描寫淳樸的山妹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她在七夕節「乞

巧」，乞求可以更好地做農活，同時乞求愛情。山妹珍藏著童年時

候的一段美好回憶，因這回憶更對生活充滿了期待和渴望。小說結

尾，在清新、詩意、抒情的氛圍中，山妹的希冀和鄉村七夕的夜景

融為一體，顯示出一派和諧、溫暖的氣象。

短篇小說〈魚骨〉68 在藝術表達方面更加成熟，以「我」這個

外鄉人的視角書寫漠那小鎮一場失敗的冬捕。小鎮的這條江幾十年

前僅僅用麻繩就可以捕魚，但現在幾乎已無魚可捕，人們某天在鎮

長家門前看到巨大的新鮮魚骨，以為漁汛來了，跑到結冰的江上捕

魚，卻空手而返，原來是鎮長擔心人們不能勝任接到的捉熊重任，

故意擺出魚骨試探鎮民是否依然「敏感而有耐力」。小說亦並未強

66  遲子建：〈乞巧〉，《北方文學》，第 9 期（1986 年），頁碼不詳。

67  遲子建：〈乞巧〉，《北極村童話》，頁 125。
68  遲子建：〈魚骨〉，《山西文學》，第 3 期（1988 年），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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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他們的成功或失敗，也沒有在戲劇性情節處過多著墨，而是以中

年女性旗旗大嬸和年屆八旬的開花襖爺爺兩個人物為中心，抒發對

於鄉民淳樸、頑強、深沈生命的禮讚，「如果讓我說出對生命的認

識的話，那麼我會說漠那小鎮是個有生命的地方。」
69
這便是小說

的主題。小說充滿悠遠的詩意，尤其是從開始捕魚的傍晚到次日清

晨這段時期內的幾段江景描寫：

平素寂靜的江面霎時活躍起來了。遠遠近近的都是人影。近

處的人影像被風搖擺的黑橡樹，而遠處的人影則模模糊糊的

象夜空中的雲彩。

天色越來越昏暗，寒冷越發像刀子一樣地逼人了。

天有些灰蒙蒙了，燦爛的群星也顯得不那麼燦爛。江面上潑

墨似地攤著一堆堆火盆燃盡的殘渣，而寒氣把每個人的臉都

弄得又紅又粗的，像是松樹皮。

江面上殘滅的漁火忽明忽滅。而遠方大山的輪廓卻漸漸澄澈

起來。八點左右，在東邊天升起一團毛茸茸的太陽，被寒氣

包裹著的像堆羽毛的太陽，漠那小鎮的上空升起了一縷縷迷

茫的炊煙。
70

由這些描寫連綴起捕魚的過程，與捕魚人的心境融合映照，從

最初的滿懷希望、捕魚時的堅忍，到未有收穫時的失落，最後依然

要生活下去，這就是他們的生命力之所在。

使抒情真正深入現實生活肌理而具有厚度和力度的，是「我」

對旗旗大嬸和開花襖爺爺生命經歷的理解和感受。旗旗大嬸一直未

能生育，丈夫因此「像甩一條老狗似的把她扔了」，十幾年間她一

69  遲子建：〈魚骨〉，《北極村童話》，頁 116。
70  遲子建：〈魚骨〉，《北極村童話》，頁 108、110、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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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獨居，收養了女孩旗旗。男人突然歸來向她懺悔，她並沒有苛

責，只是要他去給旗旗找一塊「漂亮的魚骨」回來。開花襖爺爺的

經歷更加傳奇，傳聞他一輩子睡了幾大炕女人，從六十歲開始，一

共把七個孤寡的老太婆背回家養老送終，他的理由很簡單，「女人

不能孤零零地一個人死」，「是女人把我帶到這世上的，不能虧待

了她們。」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埋藏痛苦之後的母性光

輝和俠義精神，正因為從世俗苦難之中完成昇華，抒情才有了意義。

不過，儘管在抒情與現實苦難之間做了更深入的調和辯證，小說最

後丈夫突然的歸來以及旗旗大嬸的原諒，還是顯得有些許突兀，似

乎是作者為了抒情而刻意安排的情節。

苦難的終極形式是死亡，尤其那些毫無預兆的死亡以及年輕生

命的猝逝更能體現悲劇性所在。死亡在遲子建筆下如此常見，以至

於成為理解其思想、精神和生命意識的重要意象。除了上文所討論

的小說外，遲子建在 1980 年代還有許多小說都寫到死亡。中篇小

說〈沒有夏天了〉71 以七歲的「我」小鳳的視角講述了村子裡幾家

人的悲歡，儘管採用童年視角，但所講述的多是死亡、悲哀和罪惡。

例如原本在學校工作的父親受到處分後，到火車站裝車皮，原本斯

文儒雅的他變得嗜酒如命、粗俗不堪，最後一個人死在家裡。靖伯

伯瀕死多次都沒死成，但傻兒子二毛卻陰差陽錯地跳進井裡死了。

木匠家的兒子也是掉在水泡子裡淹死的。三十二歲一直沒成家的醜

兒，得知曾偷走家裡金子從而間接害死家人的仇人是靖伯伯後，掐

死他出逃了。這種種不幸都是在孩童式稚嫩、輕鬆的語調和抒情氛

圍中呈現的。中篇小說〈遙渡相思〉72 寫到父母親去世後的亡魂不

71  遲子建：〈沒有夏天了〉，《鍾山》，第 4 期（1988 年），頁 82-116、160。
72  遲子建：〈遙渡相思〉，《收穫》，第 4 期（1989 年），頁 15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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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歸來，小說最後，王曲兒砍死得豆後自殺，王三奶奶也上吊自殺。

在充滿了死亡、暴力與情慾的同時，小說浸潤著濃郁的眷戀與思念

之情，顯出強烈的抒情性。

遲子建對苦難的一再書寫出於對生命無常的感悟，在此基礎

上，更加深了對溫暖的渴求，這在其作品中往往是一體兩面。最早

的啓示來源於極地的自然，春天和夏天都很短暫，果實還沒來得及

成熟，冬天就突然而至，生命也就寂滅了，引發人「天然的憂傷」，

「在我自幼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

也看到了冬天；同時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復生。明白

了一個樸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與生命脆弱相比，更

令人觸動的是對於生的堅強，「冬天給予了我們極北之地人漫長的

風雪，也給了我們對溫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強的性格。所以我

作品的底色是蒼涼的，我筆下的北方人也是隱忍的、堅強的，就像

冬天的河流。」
73
此外，家庭經歷也讓遲子建體會到人性溫暖的力

量。父親原是山村小學校長，「文革」期間被革職後到糧庫當工人，

母親被判定為「蘇修特務」。幸運的是，父母並未受到太多折磨，

批鬥只是「走過場」，糧庫工人也很照顧父親。這讓她感受到，「來

自民間真正的善良和正直是能抵御政治的無情的。人性的美戰勝政

治的殘酷是可能的。」
74
她所看重的正是日常生活的樸素和溫暖。

死亡的陰影在遲子建的生命中如影隨形，她曾在散文中回憶童

年夥伴一家人接二連三地因病或意外離世，由此理解到死亡隨時可

73  遲子建：〈文學的「求經之路」〉，《文藝報》第 19版（2017年 3月 16日）。

74  遲子建：〈〈花瓣飯〉及其他〉，《青年文學》，第 7 期（2003 年 4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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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生。
75
正是由於「死亡的氣息」，她的創作蒙上了一層「蒼涼

的色彩」。此時期對她影響更大的是父親在 1986 年臘月突發疾病

離世，更使她體會到「人世間的滄桑和無常」。
76
吳俊曾指出，「父

親之死的心理意義恐怕要遠遠超過其作為小說情節或結構的作用；

它既是追憶的心理動因，也是創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
77
因此，

〈重溫草莓〉78 中與父親靈魂深情的交流、〈遙渡相思〉中得豆與

靈魂共同生活的片段，背後無不是遲子建自己強烈的情感投射。在

一次次抒情的書寫中，得以重溫與父親在一起的溫暖。

「溫情」自始即是遲子建研究的關鍵詞之一，其中體現的作

家的責任感與寫作倫理、表現形式、自身的淺薄與局限均已得到研

究。
79
同時，溫情也是遲子建自我理解和表達的重要路徑，「對辛

酸生活的溫情表達」是其一以貫之的文學原則，她堅信溫情可以慰

藉辛酸生活中的人心，認為渴望溫情是「人類的一種共有的情感」。

75  遲子建：〈死亡的氣息〉，《遲子建散文系列：原來奼紫嫣紅開遍》，頁

148。
76  遲子建：〈我說我〉，《時代文學》，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47。

有關遲子建對父親的追憶，可以參見其散文〈父親的肖像〉，《新民晚報》

第 A17 版（2018 年 10 月 8 日）。

77  吳俊：〈追憶：月光下的靈魂漫遊 —— 關於遲子建小說的意蘊〉，《當代

作家評論》，頁 81。
78  遲子建：〈重溫草莓〉，《人民文學》，第 2 期（1989 年 2 月），頁 90-94。
79  有關遲子建「溫情書寫」的相關評論或批評，可參考岳雯：〈溫情主義的

文學世界〉，《文藝爭鳴》，第 3 期（2011 年 2 月），頁 18-22；周玲玲：

〈溫情之殤 —— 遲子建論〉，《揚子江評論》，第 5 期（2009 年 10 月），

頁 48-51；金理：〈溫情主義者的文學信仰 —— 以遲子建近作為例〉，《小

說評論》，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17-22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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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溫情絕非某些批評者所謂的廉價「雞湯」
80
，而擁有戰勝苦難

和惡的批判力量。她推崇的是卓別林和甘地式的溫情，「卓別林

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處境坎坷，但他們對生活充滿了樂觀積極的精

神；甘地以他強大的人格力量贏得了人類歷史中最聖潔的心靈的和

平。」
81
不過，她也認識到自己在表達溫情時並非一定能掌握好「火

候」，有時力量太弱。某種程度上，溫情恰恰產生自抒情與苦難的

辯證過程，如何處理二者複雜的關係是溫情是否得以成功表達的重

要原因，這在遲子建早期的小說中雖然仍略顯簡單，但已經奠定了

這條貫穿始終的路。

五、結論

遲子建自 1980 年代中後期登上文壇始，便確立了一條基於在

日常生活中挖掘詩意的頗具抒情性的小說創作之道，並深耕至今，

未曾發生改變。自 1990 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消費

主義盛行，文學不再負載重大的社會意義，廣泛的抒情便難以尋找

到合適的文化土壤而無法成為如同 1980 年代一樣顯著的洪流，只

能零散地、碎片式地存在於某些作家的創作中，遲子建便是代表，

並在創作中逐步加深對抒情與現實之間辯證關係的思考。東北邊地

神秘、豐富、多變的自然環境，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都深刻影響了遲子建對於人類與自然及其關係的思考，她的小說因

此呈現出生態整體主義的思想，使她筆下的自然在同時代的書寫中

80  唐小林：〈遲子建小說的「痼疾」〉，《文學自由談》，第 5 期（2018 年

10 月），頁 36。
81  遲子建、阿成、張英：〈溫情的力量 —— 遲子建訪談錄〉，《作家》，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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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較為獨特。在如此觀照下，她看到了生活中的苦難，但同時更注

重發現溫情，給予人的生活以希望，同時亦具有了對現代社會的批

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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